
� � � � 从 2006 年开始， 宋永进

以 “中国农耕文化” 为主题，

探索中国绘画关注的方向。 从

横溪宋宅走出来的宋永进， 重

新回顾这个家乡的老街。 作为

一个当代的艺术家， 一定要有

人去做关注当代现实的事情。

用一种不同的眼光去关注， 再

用绘画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感

受和思考。

宋永进的画很多都是现场

画的， 他认为， 画画要走出画

室， 不能闭门造车。 要在那个

氛围和情境中感受， 体验当地

人的生活， 用心感受这种生活

状态。

在游埠老街喝早茶， 宋永

进感到人和人是畅通的， 这是

一种单纯、 简单的生活。 无论

茶的好坏， 这种人和人之间相

处的方式， 会带来一种舒适。

在他看来， 这就是一种文化。

而把老街画下来， 就是去保护

这种文化， 这种文化源自于农

耕文化。 宋永进想让自己的

画， 带有这种情绪， 让人一看

就有股 “当下” 的味道。

“我最早的两张画， 画的

就是横溪的老街。 画完觉得还

不够， 就按照老街的思路， 继

续画了下去。 一直在拓展， 同

时不断往深入走。” 宋永进说，

从老家宋宅、 横溪、 祝宅， 然

后延伸到游埠、 永昌、 芝堰，

关注整个家乡。 在大家乡的概

念下， 他还去了丽水、 义乌佛

堂等地， 寻找老街， 也就是中

国农耕文化的历史残存。

十多年来， 宋永进画了五

六百张油画， 曾经在中央美术

学院美术馆、 兰溪市博物馆等

地成功举办 4次个人油画展。

最早画 “黑老街”， 是因

为老街特别窄， 光线很暗， 即

使在白天也是很黑。 在法国展

览， 法国人特别欣赏。 后来画

了一组 “窄老街”， 是山区的

老街。 那里的老街因为地很紧

张， 街道都做得很窄天空只有

一线。 还画过一组 “白老街”，

我画下了永昌、 游埠的塑料满

天挂， 天空被挡掉的样子。

“虽然有些画带有批判的

味道， 但这些画触动了很多

人， 然后他们去变化， 把老街

变美。 现在永昌老街的塑料布

不见了。” 宋永进说。 艺术家

用夸张的手法去记录 “当代”

的现象， 留存下来， 都是对历

史的反思。 接下来， 宋永进想

继续把中国农耕文化的绘画主

题做下去， 从中寻找不断靠近

简单、 纯粹、 贴近自己内心的

真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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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进：一个艺术家的“老街”情怀

� � � �

前些日子， 永昌老街来了一群画画的人， 拿着笔， 寥寥几笔在纸上便勾勒出永昌老街的形态和特点。 其中有一位，

就是宋永进。

宋永进， 兰溪人，

1966

年出生， 现为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写意当代油画工作室主任、 硕士研究生导师。

他

1988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是业界知名的油画家、 美术评论家， 是中国当代写意油画的代表性画家， 是浙江省新

世纪

151

人才。

热爱画画的天趣 让他走上美术的道路

� � � � 宋永进的画室， 也是他的家。

木质的桌椅， 给人一种舒适、 放松

的感觉。 “我从小特别喜欢两样东

西， 在这两个方面也很优秀， 一样

是画画， 另一样是数学。 文理都有

喜欢。” 宋永进回想起小时候画画，

是用木炭条在地上画。 有时候在山

坡上、 岩石堆里玩得无聊了， 夏天

穿着短裤， 坐在岩石上， 用风化的

小岩石在腿上一划， 腿上有了红色，

觉得很好玩。 石头可以在腿上画东

西， 这让宋永进很感兴趣， 从此在

心里埋下了绘画的种子。

宋永进的父亲从事木雕工作，

会做泥塑， 塑佛像， 看到儿子喜欢

画画， 他也支持、 鼓励。 “有了父

亲的鼓励， 我保留了这份对画画的

天趣。” 宋永进说。

每当过年的时候， 宋永进的外

公在年前来到家中， 都会夹着一卷

最便宜的白纸， 送给他画画， 画完

外公把画拿回家贴在墙上， 整面墙

都是他画的画， 像是展览。 “父亲

常给我买连环画。 我看得多， 就从

上面临摹。 像是杨门女将、 白蛇传、

西游记的故事， 把里面的人物铺开

来画。” 宋永进说。

一开始画连环画， 照着连环画临

摹岳飞、 岳云， 有时一个暑假过去，

可以画一百六七十页。 这样的生活一

直到了初中毕业。 后来宋永进开始临

摹芥子园画谱， 画国画， 写书法。

“外公知道我喜欢画画， 可能

也比较关注， 在初中毕业那年， 外

公给我一份印在 《浙江日报》 上的

招生简章， 是浙江美术学院附中在

招生， 就是高中， 一旦毕业了， 基

本就有工作了， 不用说再去考大

学。” 拿到招生简章， 宋永进好开

心。 因为外公说， 以他的水平， 肯

定能够去念书。 周边没有一个孩子

画得比他好， 宋永进自己也是这样

想的。 于是， 他就想报名了， 但不

知道该怎么报名。 “后来找到我爷

爷的一个兄弟， 他和方增先是同学，

他说把我的作品寄给方增先， 当时

方增先任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 宋

永进就画了一幅国画寄过去， 不久

收到了方增先先生的回信。

令他有些难过的是， 方增先认为

他的画不合格。 “现在回过头想， 不

合格很正常。 当时考的是西方的素

描， 而我画的是国画。” 宋永进说，

从那以后， 他懂了， 原来美术有条路

可以走， 而考美术需要会素描。 于

是， 进入高中， 他就自学研究素描，

请教老师， 一步步学习。

三次报考中国美术学院 为自己喜欢的事坚持

� � � �宋永进报考美术院校的出发点

很单纯， 仅仅是因为喜爱。 对于所

选的专业， 会不会热门、 赚不赚钱

等问题， 他压根儿就没想过。 在之

后四处打听哪儿有美术老师， 哪些

院校开设有美术专业的过程中， 才

慢慢地了解到原来当时美术院校的

招生量很少， 报考美术院校远比普

通院校难度大。

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 就是现

在的中国美术学院， 一个专业录取

名额只有 8 个， 报考的考生却有近

千名。 在宋永进的脑子里， 浙江美

院实在是太遥远了， 要想考进去简

直像登天一样难。

第一次考试专业成绩居然能够

上线， 宋永进真有些意外。 虽然最

终还是落榜了， 但带给他的并非是

“情理中的” 伤心、 失望或气馁， 反

而是信心、 勇气和期待， 因为他觉

得自己似乎已经触摸到它了。 第二

次他又去考， 还专门为此跑到兰溪、

浦江去学画画。 虽然专业、 笔试都

过了， 但宋永进还是没被录取。 宋

永进没有气馁， 他努力地朝着美院

靠近。 第三次， 他终于被录取了。

“当时选择专业很理想化， 我

就是喜欢画画， 没有功利心。 我一

直画到现在， 可以说画画是我的一

种信念。 能把自己喜爱的专业作为

一生的事业是幸运的， 是幸福的。

这辈子就做一件事就好。”

从大师的画到自己的画 用绘画关注当下

� � � �去年， 第二届中法文化艺术节，

“江南印迹—————来自中国杭州的当

代绘画” 在巴黎三区圣殿展览中心

展览， 其中就有宋永进的一组油画

作品 《老街》。

《老街》 系列， 取材于兰溪的

横溪、 墩头、 永昌等地， 不仅在绘

画形式语言上独具匠心， 而且画面

背后透露着是对家乡的眷恋与沉思。

在宋永进看来， 老街是中国农耕文

化的一个特质。 “老街” 是兰溪的

特色之一， 无论是永昌、 横溪、 游

埠， 都有不同韵味的老街。 他的画，

让视线回到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文化

现实。

在美院求学时， 老师要求宋永

进去欣赏、 研究大师的画， 把自己

的眼光定得高一点。 于是， 他去看

一大批大师的画， 像是黄宾虹、 莫

奈等画家的。 一开始看不懂， 慢慢

研究进去了， 他竟入了迷。 一幅画，

他可以盯上一两个小时， 把画中所

有的信息都研究透彻， 刻在脑子里。

他还专门跑去欧洲、 韩国、 日本看

画， 去博物馆、 美术馆， 看古典、

现代、 当代的画， 体验每个国度的

生活， 观察那里的建筑、 街道， 去

感受为什么他们会画成这样， 古典

油画都是描绘现实生活的实景， 后

来变成近代、 现代、 后现代， 画也

从很逼真到抽象再到印象再是抽象，

后面就几乎看不懂了。

西方油画的演变， 让宋永进有

了一个疑问， 为什么是这样演变的？

“以前看画， 我们都在膜拜古人、 膜

拜西方。 在看过这么多画后， 发现

是艺术家太多了， 他们需要转型，

才会出现不同的画风。” 宋永进说，

当时很多人从西方看完画回来， 就

不想再画画了， 哪一种都画不过他

们。 但是他看完却很想画， 他想证

实一下， 西方油画的历史演变， 是

因为他们的艺术家关注了他们当时

的社会， 那么中国的绘画是否也可

以关注当下。

十多年在老街

寻找“中国农耕文化”

记者 沈冰珂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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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写生 宋永进 提供


